
责编: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五 2015/10/09

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
E-mail:linyukongjian@sina.com人物04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发行部：671137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每天早上 7 点左右，王式军都会
固定给红树苗浇水，水管里流出的水
一洒而过，晶莹的水滴颤巍巍地停留
在绿叶上。然后，他收起水管，把苗木
检查一遍，再沿路返回去。

算起来，王式军在东寨港保护区
工作已有 35 个年头，慢慢习惯了别人
喊他“老王”。漫长的工作经历，让过
往像起了褶皱的布，只有把记忆的时
间一点点拉回，才能体会到 35 年守望
红树林背后的酸甜苦辣。

半路出家
把根深深扎到泥土里

1980 年 1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建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对这里的红树林资源和湿地生态系统
进行保护。同年 4 月，派出 15 名干部
职工到东寨港进行筹建工作，王式军
就是其中的职工之一。

“当时这块地方是片荒坡，连房子
都没有，只有杂草泥土。”王式军清楚
地记得，刚来时，他们没有住房，只能
暂住旅店。两个月后，又租住到当地
长宁头村的村民家。35 年后，这里早
已建起了办公楼、苗圃地，还有一个红
树林博物馆和宣传长廊。

长宁头村村民黄亚光是被借住的
农户之一，在他的印象里，这些住在村
里的年轻人经常一出门就是一天，直
到傍晚才会回村。

原来，他们是去巡管红树林。上
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寨港由于围海
造田，致使大面积红树林遭到砍伐，破
坏情况十分严重。资料记载，海南岛
1956 年 ~1983 年 间 红 树 林 面 积 减 少
52%。当时，王式军他们的工作任务
之一就是调查东寨港红树林被破坏的
情况。

“我那时候 24 岁，刚当完兵回来，
之前并没有红树林保护工作的经验或
专业知识背景。”王式军说。为了摸清
东寨港的红树科目种类、分布情况，王

式军和同事经常踩着滩涂的泥下
田，涨潮的水淹没大腿，脚也时常
被树枝剐蹭破皮，但一来二去，王
式军认识了不少红树，如秋茄、桐

花、海莲、老鼠簕等，了解了它们的分
布位置及生长情况。

跟着专家学习考察
育苗引种巡护红树林

红树林的生存状态牵动着无数人
的心。从东寨港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
起，一批又一批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
到这里，考察关于红树林资源、分布、
面积、生物群落的破坏以及生态系统
修复与重建等方面的内容。

王式军和几名同事负责配合前来
考察的专家学者开展工作。跟着专
家，他们出野外、协助调查，学到了不
少东西，如怎样开展红树林资源的调
查、如何收集记录各植物数据资料等。

王式军觉得“又累又高兴”。因为
这些野外的调查工作都是为了保护红
树林而进行的努力。他们带着馒头、
油条，应付着吃饭，却没应付科研调查
的配合。十几个年轻人尽心尽责地完
成好科研调查，以及巡护红树林、育
苗、引种等任务。

说 起 引 种 ，王 式 军 讲 了 一 个 故
事。1985 年，王式军的同事、当时的
业务副站长陈焕雄得到了一个去孟加
拉考察的机会，并把当地一种叫“无瓣
海桑”的红树种子放在肥皂盒里带了
回来。

“他把种子带回来以后，我们就育
苗种植，肥皂盒装的种子不多，但也育
出了一些苗木。”王式军说，现在保护
区管理局会议楼后面还有一棵当年种
的无瓣海桑，小小椭圆形的叶子葱绿，
小枝纤细下垂远远看着像柳树，树下
的指状呼吸根就像是冒出来的竹笋
尖。异乡的红树渐渐适应新的环境不
断成长，就像这 15名年轻人。

保护区的“老黄牛”
培育红榄李使其重现东寨港

当年肥皂盒里的无瓣海桑种子已
长成大树，年轻的王式军如今也已成
了众人口中的“老王”。

在 这 35 年 时 间 里 ，王 式 军 见 证
了保护区红树“家族”日渐庞大的过
程 。 为 建 立 红 树 林 物 种 基 因 库 ，保
护 区 一 直 努 力 科 学 引 种 、培 育 红 树
林资源，除了无瓣海桑外，还先后引
进了萌芽白骨壤、澳洲白骨壤、红榄
李等 10 多个品种的红树植物。

其中，红榄李的曲折引种“经历”
值得一说。红榄李是《国际湿地公约》
中的濒危物种。2014 年 10 月，中国红
树林保育联盟发布的《中国濒危红树
植物红榄李调查报告》显示，红榄李在
国内仅剩下 14 株，分布于海南省三亚
铁炉港和陵水大墩村，且均处于老化
或退化阶段，林下基本无红榄李幼苗，
种子严重败育，已丧失自我繁育能力。

看着红榄李一株株减少，王式军
十分痛心，但同时也萌发了一个想法：
在东寨港培育红榄李。他的决定得到
了 领 导 和 同 事 的 支 持 ，从 2013 年 开
始，他和同科室的 3 名同事开始了这
项艰难的任务。

为了采种，他们多次往返三亚海
口。种子采回来后，先放在水里泡一
个星期左右，使黑褐色的外种皮充分
软化，再用手慢慢搓掉，摊放在阳光下
晾干，以储存备用。王式军根据老经
验对红榄李的种子做细致处理，晾干
的种子在播种之前用温水泡 20 分钟~
30分钟进行催芽处理。

2014 年 6 月，王式军他们在苗圃
里播下了 1000 多颗种子，浇水排水、
疏松土壤、肥水管理、施药除虫等，像
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红榄李。功夫不
负有心人，今年 5 月，稀有濒危的红榄
李终于在东寨港重现，开出了红艳喜
人的花朵，被人称作“最红的红树花”。

海风轻拂，浪绿林翠，九月的东寨
港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夕阳西
下，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脸上洋溢着收
获的喜悦。余晖中，只见万棵红树轻
轻摇曳，闪烁着迷人的金光，就像一道
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守护着眼前的
这片祥和安静。

王式军想过，他还想再干 35年。

◆本报见习记者李拉 通讯员周晓梦

学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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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科院防沙治沙专家屈建军

30 年前，他第一眼看到沙漠，便觉得遇上了此生
的情人。夕阳西下，毛乌素沙漠在落日的余晖下闪
着金边，从此沙漠简单、壮美又复杂的气质深深迷住
了他。当了 6 年中专老师后，他又重新当起了学生，
求学考研，把研究沙漠、治理沙漠变成自己一生的
课题。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站长屈建军。

侠之痴
一刮风就上沙山的“疯子”解开了世界难题

很难想像，敦煌如果没有莫高窟，还能否是西部
戈壁上的“明珠”？

1989 年 12 月 ，刚 到 中 科 院 兰 州 沙 漠 研 究 所 一
年的屈建军，跟随老师到敦煌治沙。当时，敦煌莫
高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两
年了，但是仍然深受风沙威胁。每当刮风，沙子就
从窟顶往下浇，多得像瀑布一样，严重影响洞窟安
全，威胁洞内的珍贵壁画和彩塑。

防沙墙、防沙沟、防沙栅栏、草方格、碎石压沙等
传统治理方式试了个遍，沙子还是哗哗地往下掉。
屈建军急了。经过 1600 多年的漫漫岁月，莫高窟都
未被沙丘掩埋，难道会在如今消失吗？

从此，当地人发现，有个人就像疯了一样，一刮
风就上沙山，风越大，他待得时间越长。“他们不明
白，风是治沙的钥匙。莫高窟基本没有气象资料，风
沙运动情况也不清楚。好不容易来场风，我得上去
观测，风不等人。”屈建军说。

夏顶酷暑，冬抗严寒。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
春天，经常上沙山的“疯子”留意到一团干枯的沙拐
草，旁边有 3 个积沙带，这说明当地有 3 种风向。受
此启发，屈建军观察到附近有座金字塔形的沙丘，经
测量，地面植被的 3 个堆积体恰好对应了沙丘的 3 个
面。紧接着，屈建军又做了实验室风洞验证，在风洞
里让东风、南风和西北风交替吹，形成了同样的金字
塔形沙丘。

一个世界性难题——莫高窟的风沙运动规律和
危害方式被解开。莫高窟有救了。1991 年，根据这 3
组风向，屈建军在莫高窟东部约 1 公里处建了“A”字
形挡风带，建成后，莫高窟的沙量就少了 60%~70%。
20 余年来，屈建军逐渐将挡风带发展成“六位一体”
的综合防护体系，综合体系在空间上由阻沙区、固沙
区 和 输 沙 区 组 成 ，包 含 机 械 、生 物 、化 学 3 种 防 护
措施。

现在，吹向莫高窟的沙已减少 90%，“基本上把莫
高窟的沙子防住了。”2008 年，美国《科学》杂志前来
采访，经美国国家科学院几位院士审核后，刊登了屈
建军的敦煌治沙术。

沙之缘
吹开逼近月牙泉的沙丘，重现沙泉共生奇观

莫高窟的问题解决了，敦煌的另一颗明珠——
月牙泉的命运也陷入危机。

自汉朝以来，月牙泉身陷流沙而不被掩埋，没有
水位下降或干涸，“沙泉共生”的奇景吸引着世人。
古代人迷信地说，月牙泉有自然庇佑，两侧沙丘的沙
白天滑下来，晚上吹上去。

然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月牙泉进入北丘南
移、南丘北移的状态，到 2007 年，沙丘距泉水的距离
已推进了 8 米~10 米，即将面临被吞没的险境，命运
危在旦夕。

屈建军在两侧沙丘从丘顶到坡底放上 30 几个风
向和风速仪，测量结果显示，风口风速为 8 米/秒，吹
到月牙泉时风速已经降为不到 3 米/秒，150 米 的 距
离降速十分之大。原因何在？

经 查 找 ，屈 建 军 在 月 牙 泉 上 风 向 的 东 北 方 发
现 一 片 房 屋 和 树 林 ，高 达 20 米 。 原 来 ，正 是 它们
挡住了月牙泉的主要风向东北风。2010 年，砍树拆
屋，风力立即显著增大，将沙丘向两侧吹却，几年前
被风沙掩埋的测量木桩也重见天日。

有人对屈建军说，莫高窟、月牙泉多亏了你，但
他却说“自己沾了敦煌的光”，是敦煌的名气让他的

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那片土地所给他的，远
远大于他回馈那片土地的。

他揭开了鸣沙的原理。通过把世界各地的沙子
带进实验室，用电子探针进行对比分析，屈建军发现
会“唱歌”的沙子表面有很多小孔，成千上万的鸣沙
在流动过程中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就形成了上述奇
观。了解这个之后，就有可能复现“鸣沙”奇观。

他发现了戈壁沙地的风沙运动规律。“戈壁有砾
石，沙子落到上面，弹起的高度比较大，风一吹，沙子
簌簌地跑，像龙抬头一样。戈壁上沙子浓度最大的
地方不在地表，而是在地表以上 4 厘米~8 厘米。”也
就是说，在戈壁地表，输沙量随高度的分布不再简单
地服从指数或对数关系递减，其极值出现的高度会
随风速的增加而上移。屈建军把它形象地总结为

“象鼻子效应”，这些发现揭开了莫高窟千年不被掩
埋的历史之谜。

屈建军西北大学的同学、现任新疆生地所副所

长的雷加强记得，当年读书时，屈建军常和他讨论，
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家急需”，体现人生价值
的道路。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屈建军对这一问
题的思考与回答。综观他这些年来的防沙治沙路，
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正是结合国家需要，完成相关防
沙工程的研究。

高原“天路”青藏铁路建成后，一直饱受风沙问
题的困扰。沙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大量沉积在铁
轨上，而高寒铁路对铁轨的平整度要求很高，沙子进
去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必须设法大量减少高寒铁路积沙量。屈建军主
动请缨，揽过了这一难题。通过气象、沙量的长期观
测，他发现，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沙子弹起更高，原
来铁路两边采用的防风固沙砾石方格是按照低海拔
的平原地区标准做的，非常低矮，起不到阻挡风沙的
效果。屈建军按照高海拔地区的特点，改用“大网
格、高立式”的防风固沙措施，解决了这一难题。

东南沿海地区有一国防设施区，当年选址时对
海岸风沙问题考虑不足，建成后饱受其困扰。渔网、
盖土等措施都无法起到效果，如不及时解决，国防设
施区将被迫放弃这个战略点上的最佳位置而搬迁
他地。

部 队 找 到 中 科 院 ，又 找 到 屈 建 军 。“ 沙 子 可 以
防。”屈建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面 对 众 人 将 信 将 疑 的 眼 光 ，屈 建 军 立 下 军 令
状。驻扎基地，细心观察，潜心研究，终于制定了工
程、化学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思路，通过研
发系列海岸风沙防治新技术和新材料，构建了集防
浪、阻沙、固沙和输沙于一体的综合防护体系，“仅花
了 20万元，就节省了国家近两亿元的搬迁成本。”

借助一项又一项的科学研究，屈建军的科研之
路“从海边一直到内陆沙漠，从平原一直到高原，把
中国所有的风沙灾害类型都做了系统研究。”雷加强
评价道。

侠之责
做科研要有良心，要有科学诚信，这是必须坚持

的原则

作为科研工作者，屈建军是出了名的坚持原则。
2014年 4月，敦煌当地政府规划在城市东北方向上

新建敦煌文化产业园项目，拨给屈建军80万元，希望他拿
出一份支持兴建的可行性报告。然而，评审会上，屈建军
毫不客气地说：“绝对不能再建，现在建筑就到此为止
了，没批的就不要再批，没盖的就不要再盖了。”

“做科研要有良心，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说假
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屈建军说。

他对学生的首要要求，也是“不能造假”，包括室
内实验的数据和野外实验的数据，都必须真实。在
屈建军看来，这涉及到科学诚信，因为记录和实际有
差距，可能暗含新问题，当年，正是靠真实、详细的科
研记录，屈建军才发现了戈壁沙地独特的风沙运动
规律。

他鼓励学生到一线去，告诫他们把文章写在大
地上。用亲眼看到、观察到的数据，通过理论联系实
际，最终得到结论。

一段时期，莫高窟顶建有多条林带，全部引大泉
河水灌溉，虽然做灌溉方案前也经过论证，认为滴灌
影响不大，但屈建军认为能量守恒，物质不灭，灌溉
水分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吸收，一定还有一部分水积
留下来，增加了区域湿度。

莫高窟千年不灭，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干燥。虽

然目前不能断定湿度增大一定是由灌溉引起的，但
屈建军觉得，对湿度的控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一旦水分渗漏，抢救都来不及。

他想出用“示踪”的方法检验林带下方的水有没
有渗到莫高窟，即查验两地水分的 DNA 是否相同。
不过这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所以保险的方法，是将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高大乔木防护林砍掉一些，换
成耐旱灌木，将灌溉植被改成非灌溉条件的植被。

师之情
鼓励学生创新，建设有凝聚力能战斗的团队

作为国内防沙治沙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屈建
军 招 学 生 时 ，从 不 带 有 色 眼 镜 ，对 那 些 非“985”、

“211”学校的学生，都能平等相待。
学生王彦奎本科并非毕业于传统名校，不过他

思路开阔、事业心强、专业出众。屈建军看中他这些
特点，顶住压力为他创造了很好的实验条件。现在，
王彦奎已经成立了公司，屈建军也准备把青海一个
光伏新能源项目相关工作交给他。

“棉花也能塞墙缝”，是屈建军奶奶告诉他的道
理，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它的优点，看人要先看优
点。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你做不到的。事前不要先否定自己。没有试，你怎
么觉得不行。”

在学生看来，屈建军是一个好导师。他从不干
涉学生的创新性，对学生的研究方向只提供建议和
引导。

他的学生牛清河本科专业学习地质地貌，毕业
时报考屈建军的研究生，后又读博士，现在已经是国
内有名的“雅丹王”。而雅丹地貌在大学本科教科书
的介绍不会超过 20 个字。屈建军对他一点点精心地
启蒙与指导，还为他请来了包括构造地质学、沙漠科
学、地貌学研究的老前辈进行现场指导，增加他对雅
丹的认识。

在屈建军心里，学生是他的朋友，对他们在学术
上指导是导师的职责，宽容与照顾也是他的分内所
在。一个学生母亲病了，屈建军二话不说，从腰包里
掏出 5000 元钱给他；另一个学生得到了北京林科院
的面试机会，却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想放弃，屈建
军鼓励他参加并为他掏钱买了机票，赶在最后一刻
参加了面试，并被成功录取。

雷加强评价说，正是屈建军一直以来的兼容并
包，宽容有爱，不仅建构了他所带团队的多学科交叉
性，也让这个团队成为最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研究群
体。如今，以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为主的二三十人
的研究团队，已经成为全国领先的防沙治沙研究团
队，不仅层次丰富，而且方向多元，为我国防沙治沙
带来更多的希望。

侠之爱
选择沙漠，无怨无悔

作为一名学者，屈建军心中装着的是国家，挂着
的是学生，念着的是沙漠，唯一没有的，是他自己。

至今，屈建军睡觉需要带着呼吸机，套上呼吸机
的他，有点像个外星人，但如果没有呼吸机，他睡觉
时可能会出现呼吸暂停。

这是拜野外考察车祸所“赐”。30 余年的沙漠
生 涯 ，他 曾 遭 遇 两 次 严 重 车 祸 。 一 次 是 1998 年 ，
在腾格里沙漠考察鸣沙，当时下着雨，他们的车和
前面车相撞，导致他骨折，手臂里多了一块钢板；
一次是 2000 年，在巴丹吉林沙漠，翻了车，伤到了
颈部，从此戴上了呼吸机。

沙漠带来的欢乐与苦楚，早已深深浅浅揉进他
的血液生命里。他不在意金钱，对物质没追求。最
佩服文学家鲁迅，因为鲁迅做人有铮铮傲骨，却又能
为百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佩服钱学森、邓稼
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精神，胸怀天下装国家。
他给自己微信取名戈壁砾，用 QQ 签名“我望不到山
顶，只知道有山顶，然而我还是要攀登”作为自己的
内心写照。

现在，年近 60 岁 的 屈 建 军 有 了 更 多 紧 迫 感 。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铁路地段有百余公里处于风沙
带 ，严 重 处 达 80 多 公 里 ，屈 建 军 揪 心 于 铁 路 运 载
发射卫星等先进设备，却面临沙害难治的局面；兰
新铁路在哈密附近要通过“百里风区”，最大风力
能 达 到 60 米/秒 ，1961 年 ~1982 年 期 间 ，大 风 曾 吹
翻列车达 10 次之多，这里的防风攻关牵动着屈建
军的心；他还想出几本书，编几套教材，给学生铺更
好的科研平台……任务繁重，而时间太紧。

30 年 前 初 见 沙 漠 时 的 以 心 相 许 ，至 今 没 有 改
变。越接近沙漠，越了解沙漠，他越觉得沙漠的可
爱。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依然无悔。

沙漠是他的情人。

研之路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各类风沙危害进行系

统研究

◆本报记者王琳琳


